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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对话：紫禁城与海
上丝绸之路》展览中共带来了
三件大型座钟，一件是18世
纪时英国制造的铜镀金嵌料
石转人升降塔钟，一件是清代
乾隆年间广州制造的铜镀金
珐琅转花葫芦式钟，还有一件
是尺寸较大的英国制造的铜
镀金转人转花容镜站马钟。

“这件塔钟还有葫芦式钟
都已经是孤品了，非常珍贵。”
王津告诉记者，不仅如此，葫
芦式钟和站马钟还都是头一
次“出宫”。

作为故宫钟表类文物的
守护者，钟表到哪里，王津就
会跟到哪里。大型的座钟在
运输时往往需要拆解，这一
次，三件座钟就是被拆解后一

路汽车运输到海南，王津需要
在海南对它们进行重新安装
和调校，据他介绍，按照正常
情况，组装并调校一个大型钟
表，在十分顺利的情况下也需
要半个小时。

钟表的维护和调校是慢
工出细活，任凭展览的筹备时
间有限，王津的手上也急不
得。葫芦式钟刚运到时，王津
需要重新去组装里面的一个
个齿轮。“钟表里的零部件本
来就非常精细，这个钟里的齿
轮直径只有2至3毫米，所以
在组装时，我们的误差不能超
过1毫米，否则就会对齿尖造
成损伤。”

这个葫芦式钟里有一个
齿轮有半侧藏在内里，无法看

到，要判断齿轮有没有与另一
齿轮完美吻合，王津唯有凭借
丰富经验靠“手感”来感受。“4
个年轻人把钟抬起来，我的手
在下面慢慢移动，让两个齿轮
咬合上。”他告诉记者。

塔钟的“表演”是在上发
条后，五层塔每一层都可以升
起来也可以降下去。在展览
前组装时，王津发现当塔在降
下去时，最下面的一层总是卡
住，他从几个方向调整都不能
解决，一番仔细排查后，原来
是展览台的微小幅度导致座
钟底座不太平整，王津在下面
垫了一张两毫米后的硬纸片。

两毫米，这足以说明这份
工作的分毫细致，以及对修复
师工作态度与技艺的高要求。

故宫钟表“男神”王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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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镀金转人转花容镜站
马钟。

铜镀金嵌料石转人升降
塔钟。

王津在给参观者展示铜镀金转人转花容镜站马钟的音乐声和转动效果。

铜镀金转人
转花容镜站马钟

铜镀金转人转花容镜站
马钟高238厘米，宽114厘米，
厚71厘米，由英国詹姆斯·考
克斯于18世纪制造。该钟由
上下两部分组合而成，下部
为底座，四根高大、粗壮的铜
镀金棕榈树主柱置于四角，托
起一面方形平台。底座假山
石上站立一只羽毛华丽的锦
鸡，四只鼍龙伏列其下，顶部
悬挂一个由金叶子及嵌料石
朵花围成的吊环，上面栖息着
一只铜镀金鹦鹉，口衔料石花
朵。上部为一镶嵌彩色料石
的铜镀金帐幔，帐顶为宝星
花，帐内衬玻璃镜以形成双重
影像，下面为长方形座乐箱，
乐箱四面绘有自然风光。正
面布景为海滨自然风光，绘有
草坪上古老的城堡及忙碌生
活的人们，远处则云布天空、
水天一色、江帆徐徐。座箱上
面有一骑士手牵骏马，作行走
状。马背披着彩色料石嵌花
纹褡子，后面有一株棕榈树，
一只白珐琅盘小表固定其上，
正置于马背上方。

机械装置在乐箱内部。
启动机械，钟表于整点报时，
乐声响起，布景中的人开始行
走、船开始航行，帐幔顶宝星
花转动。

英国钟表多以欧式建筑、
自然风光为元素，装饰风格引
用当时欧洲流行的哥特式、洛
可可式表现手法，钟内各种机
械可以连续转动，与布景装饰
组合，设计精巧，异彩纷呈。

（尤梦瑜）

当精致的座钟演示
起来，周围响起参观者
们此起彼伏的称赞声
时，王津总是静静地站
在一旁，认真地看着转
动起来的每一个零件。

2016年，一部反映
故宫文物修复工作的纪
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
红遍大江南北，特别是
在年轻群体中引起了强
烈反响。这部纪录片的
走红让年轻人开始热议
文物修复这样的老手艺
与中华传统文化，也让
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
钟表室的修复师王津成
为了“网红”，精湛的技
艺，儒雅的气质让观众
们称他为“故宫男神”。

3月23日，作为故
宫博物院与海南省政府
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签订
后的开篇之作——《对
话：紫禁城与海上丝绸
之路》展览在琼海开
幕。因为此次展览中有
多个钟表类文物，所以
王津也随着它们一起来
到了海南。

一边是华丽钟表炫
丽夺目的演示，是纷纷
按下的快门与啧啧称奇
的惊叹，而另一边却是
王津的淡然于心，从容
于表。这一“动”一“静”
道出的是王津40年如
一日的守候。

“在展厅里你让我用耳朵
听，我怕是听不出它指针走动
的声音，但我能在心里感受到
它的滴答声。”王津说。

16岁接爷爷的班进入故
宫博物院，当时的王津打算学
习古籍修复，但因为钟表组缺
人，他就进了这个组，而这一
干就是40年。

“何止是40年如一日，这
40年里我连工作室都没有搬
过。”王津笑着说。这是王津
第一次来海南，几天里他都一
直“扎”在展厅里，没能出去看
看海南的好风景。

能沉下心来坐在工作台

前，与钟表打40年交道，在王
津看来“喜欢”很重要。无论
是在纪录片中还是在其他媒
体的采访中，“喜欢”都是王津
常常提起的一个词。“过去的
这些个老钟表一来是带给我
们时间的概念，二来也让人们
看到了当时的机械制造加工
能力。每一件老钟表都有自
己独特的机芯和制造工艺，我
很喜欢去认识、修复它们的过
程。”他说。

曾经在修复这只葫芦式
钟时，下方的“对子”因为弹簧
老化导致在演示时不能变换
内容，王津在给它换了新弹簧

后，还要不停调整弹簧力度，
不能过重、不能过轻，最终找
到一个合适的力度。

工匠精神几乎是所有观众
在看完《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
纪录片后，从修复师身上所感
受到的人物魅力。王津说：“把
自己的爱好与自己的工作结合
起来，尽心尽力地去做好，就是
我所理解的工匠精神。”

片子火了，人也火了，面
对大家的喜爱以及外界的各
类邀约，王津坚持着他的“工
匠精神”依旧不急不慢地专注
于他的文物修复，沉醉于和时
间的“对话”。

以工匠精神守护珍贵国宝

“能在心里感受到它的滴答声”

铜镀金珐琅转花葫芦式钟。


